野營

    火,燃燒著金黃,下頭跳躍著漂亮的赤紅,上頭是完美的橘色,他盯著篝火,似乎著迷的移不開眼睛。

「那時候的風很大……」說故事的那人因為火光閃爍 臉上的表情晦暗不明，所有人都專注屏息的聽著，他卻只是盯著篝火，思緒無法集中，又想要起來走走，篝火燒得很旺，他則有點煩燥。

心理醫生說這是ＡＤＨＤ，中文叫<注意力不足過動症>，其他的名詞太難懂，他只知道自己生病了，壓力太大引起的心病。

壓力？他輕嗤一聲，這種當飯吃的東西？也能把他壓垮？醫生叫他休息一段時間，叫他適當的紓壓，建議他出去走走，做自己喜歡的事，他不以為然......

開玩笑，姑且不提自己現在的成就多高，他的事業正值高峰，哪有時間休息？醫生的建議被他拋在腦後。

最後，當他在辦公室因為印錯的一張報表將新來的工讀生罵哭時，看著哭哭啼啼

的工讀生，他豁然清醒，他發現自己不太對，真的真的，不太對。

他請了假，打包，去了趟馬爾地夫。

回來的確好了很多，但過段時間，症狀又出現了，他一發現不對頭，又請假，再次出國，就這樣週而復始的輪迴著，他去過加拿大、日本、德國、法國、西班牙……。

但除了銳減的銀行存款和每況愈下的精神之外，他一無所獲。

醫生叫他寫篇遊記，或者回想下那些旅行的風景，可是每當面對著纸筆，他的思緒就一片空白，除了空白，還有煩燥，他開始煩躁，開始累，每個人都叫他紓壓，叫他休息，可是他玩也玩了，休息也休息了，什麼效果都沒有。
這次野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，本來就不抱任何希望，也早已經做好了吃藥的打算

四周突然一陣騷動，他抬起頭，看見幾個大學女生抱在一起瑟瑟發抖，他看向她們盯著的方向，這才發現已經換了個人在講故事，好像叫……小張來著？

「儀表開始亂跳，就連指北針都在亂轉，我看了一眼手錶，我們明明再山裡繞了那麼久，竟然才下午三點而已，我就抬頭叫我的導遊小王看一下，就看見他坐在車子裡，臉色發白雙眼瞪大的看著我的背後，一直抖，我就覺得肩膀開始涼，腿也軟了，想也不想的衝到車子裡，車窗拉起來，全都上鎖，那小王卻突然大叫一聲，手指抖呀抖的指著窗外，顫抖著嘴說『鬼…見鬼了…』我看了一眼外頭，哇～那漫天漫地的濃霧，速度太快了，我還來不及看清楚天色就暗了下來，整個天空都被濃霧遮住，車子外頭一片漆黑，黑的就像晚上八九點，就連車燈都照不散那片濃霧」小張頓了頓，看著營火，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抖了抖。

「那小王二話不說，發動車子就想跑，我的手也不抖了，人也不怕了，看著窗外那看不到路的濃霧，心裡已經有底了，這是霧障，是溫度大，沼氣多的原始森林常會有的東西，之前特別聽旅友提過呢，遇到這只要開車到乾燥點的地方，等霧散了就行了，可這霧濃的連路都看不清，開車亂闖無疑為自殺，我當下就熄火把車鑰匙拔了，那小王一看見，整個嚇癱在座椅上，盯著我喃喃啊，這小王啊是本地大陸人，那講話口音，很特別，你們聽好了哈」他正襟危坐，特別學起了那腔調「他說『慘勒…瘋魔啦…這魔愣啦…慘哪…』對著我又是指天又是拜地的，我就把霧障解釋給小王聽，他卻看著窗外，雙眼發直，我給他表情嚇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，也轉頭看窗外……」語氣越加的急促，講著講著又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胸口都梗著一股氣，背脊發涼，看著小張瞪大眼睛，像是陷入一場永無止境的惡夢，就連他的注意力都難得的集中在小張身上……

「好，結束，換人。」小張說，輕快無比，跟剛剛的表情語氣截然不同。

所有人都不依了，抗議聲四起，剛剛凝重的氣氛一掃而空「非暴力不合作阿，若是暴力脅迫我就背論語給你們聽哈。」小張那語氣，那表情，怎一個無賴了得？

大家能怎麼辦？總不能真挽袖子上去暴力逼迫吧？只好悻悻然的等下一個人說。

他這才發現，輪到自己了。

看著大家的表情，他卻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阿城你不是去過德國嗎？那有個牆蠻有名的叫什麼來著？」小隊長突然問道「是柏林圍牆」那些大學女生一聽來了興趣「啊？你去過德國啊？」「去歐洲，是背包客還是跟著旅遊社啊？」 

他戰戰兢兢的回答，一些寫遊記時想都想不出來的東西，旅遊時遇見的、看到的、經歷的，甚至有些思緒雜亂回國後還來不及整理的，卻在此刻滔滔不絕的湧現，巨細靡遺，每一個細節都那樣清楚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會這樣？

直到熄了篝火，躺在帳棚裡，他還是想不明白，可也是那天晚上，他就像是擺脫了沉重的包袱，睡得那樣沉。

早晨的鳥鳴啁啾，大家的哈欠呵呵。

山林間一切那樣的喧嘩，卻也那樣的靜謐，大自然將大家變成了瞻仰者，安靜，並且虔誠。他和大家沉默的步行在山道上，卻一點都不尷尬，大家都享受著這樣的沉默，刻意無意的，保持著這份安靜，他第一次經歷這種安靜，卻一點都沒有出聲打破這份沉默的煩躁衝動，多麼神奇？他想，這裡什麼都沒有，他卻感覺自己第一次擁有的這麼多，索性不思考原因了，他只想著往前走就好，樹影斑駁著交叉指向前路，鳥兒啁啾著跳躍在樹梢間，路旁偶有不知名的小花靜靜佇立

「春草明年綠，王孫歸不歸？」小張突然出聲，似乎頗為自得

「哼，小學水準」小隊長嘲笑他

「什麼話啊？你能嗎？」小張不甘示弱

「哼，聽好了，山中無日歷，今夕是何年。」

「嗯…不怎麼樣。」

「什麼不怎麼樣，根本是錯的好不好！」大學女生笑著說道「哇，隊長，我其碼還有小學，你這根本沒文化吧！」小張耶揄道

「不，我這是太有文化了，我從以前就覺得蘇東坡跟李白一定很合。」

「小隊長，山中無日歷那是太上隱者的＜答人＞，不是李白的詩。」有人怪聲怪氣的說，那人一定是在憋笑，大家心裡都在想。「哇哩，我讀理科的啦，別再跟我提唐詩了真是。」小隊長無賴的說，山林間一下充斥著大家得歡笑聲。

他邊走著邊笑，沒有寧靜被打破的不滿，只是很開心，很愉悅，身心放鬆著，沉浸著，在享受著什麼他不知道，或許是笑聲，或許是陽光，或許是這片沒有盡頭的綠。世間一切在這裡沒有重量，煩惱憂傷更是一文不值，他第一次想的那麼簡單，也是第一次想的那樣的多……

他的動作驀然停頓，屏息著，眼睛中是滿滿的驚艷，她就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優美的身體線條舒展著，通體碧綠，黑色的眼睛卻那樣的黑，黑到發亮，只是懶懶一瞥，卻深刻的表達出對「你們這群愚蠢凡人」滿滿的鄙視和不屑，然後伸展她漂亮優美的曲線，婀娜多姿的款擺著悠悠遠去。

他站在那裡，驚艷著無法回神，她的身影已經離去，他卻還是震懾著無法動彈。

「小城，在想什麼啊？怎麼杵在那裡？」小隊長在他後頭問道「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帶女蘿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」他卻只是低唸著，緩緩往前走。

隊長一愣，隨即在他後頭叨唸「小城，連你也欺負我，當我沒看過屈原啊？好好的山路間哪來的美女啊？瘋啦！」

他難得心情好的回答小隊長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」

登上山頂時，已經接近中午了，拍了下照，體會下俯瞰眾生的莫名優越感後，大家就急急的下山去了，一切都很完美，他心裡卻有淡淡的遺憾，很可惜，他真的很想很想，將那個美麗山鬼的樣子拍下來……

回到工作崗位,一切都已恢復正常，那重噩夢似的煩躁感也越來越少來侵擾他了，漸漸變多的，是野營的那些回憶和她碧綠色的身軀跟那雙含睇宜笑的黑眸，每次，總有種意猶未盡的感覺和淡淡的遺憾，直到一個午後……

那些大學女生拍了許多野營的照片，附上許多的話，寄給了每一個人，有拍篝火的，星空的和攻頂，其中一張，就是她待在那山之阿的碧綠身影，女生娟秀的筆跡在下頭寫著「懶懶曬太陽的青竹絲眼神太人性了，手癢就拍了下來。」他看著照片中他綠色的身影，長久來的缺憾終於圓滿，似乎連同著心病的陰影，都在照片中她鄙視的眼神下被治癒，最後的最後，是那條樹影斑駁的山道，下頭只是小小一行「春草明年綠，王孫歸不歸？」

歸的，他想，終究是會回去的，小張的故事還沒說完，他的山鬼還等著他回去，那座山，那些事，怎麼可能捨得下呢？
